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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兄蒋华良院士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相信，

无法接受，直到在 DDDC 微信群中看到讣告。 

初次与蒋华良师兄相识是在 1996 年，我那时候在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跟随周伟良副教

授读硕士研究生，由于实验条件有限，周老师介绍我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跟随蒋师兄做毕业

论文。蒋师兄喜欢别人叫他老蒋，实验室的师弟、师妹都叫他老蒋，就连导师嵇汝运院士也

亲切地称呼他老蒋。 

认识老蒋以后，我回想起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见过他几次。大概在 1992 年，那时老

蒋还在华东师范大学跟随潘道暟教授和周伟良老师读硕士，我则在上大学。有一次在化学系

的东门见到老蒋与几个同学在系宣传栏前聊天，他穿着棕色的皮夹克，与同学谈笑风生，非

常洒脱。后来一次是 1995 年，他回华师大作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方面的报告。他讲解生动、

形象，其中一张电镜照片中 HIV 病毒粒子具有对称性，看起来很美，他诙谐地称其为“美丽

的黑暗”。 

我在药物所做硕士毕业论文期间，老蒋和另一位师兄陈建忠都已经毕业，但那时候计算

资源（几台从国外进口的 SGI 图形工作站，以及中科院计算中心的超级计算机）十分珍贵，

为了充分利用计算资源，同时避免电力故障造成计算机损坏，他们俩人都住在实验室。他们

经常半夜起来在计算机上递交计算任务，遇到电力故障报警，则通过输入命令关闭计算机。

师兄朱维良和我那段时间也住实验室。 

老蒋的厨艺精湛，偶尔有空会烧红烧肉给大家改善伙食，佐以食堂买来的青菜，十分美

味，大家都赞不绝口。他同时是一个美食家，在聚餐时吃得不多，浅尝辄止，但对各种菜肴

的点评头头是道。他后来写了多篇与美食有关的文章，在网上流传甚广，其中《红烧肉中的

著名化学反应——美拉德反应》还是获奖科普作品。 

我进入实验室后，老蒋教会我 Sybyl 软件中的分子结构搭建，结构优化，构象搜索，以

及比较分子力场等，带领我进入了药物设计领域。我硕士毕业后，由周老师和老蒋推荐和介

绍，进入上海药物所跟随陈凯先研究员攻读博士研究生。陈老师和老蒋给我的研究课题是利

用分子对接方法发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那段时间，老蒋为寻求学术上的突破，分别到香港

科技大学吴云东教授课题组，德国 Michele Parrinello 教授课题组，以及以色列魏兹曼研究

所 Israel Silman 教授和 Joel Sussman 教授课题组作访问研究，他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指导我们工作。 

老蒋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极大的热情，他兴趣广泛，总是能抓住重要的科学问题，并构思

出绝妙的解决方法。他开展了配体垂钓、基于序列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预测以及统计

力学在生理学中的应用等开创性的研究，他犹如飞鸟由一座山峰飞向下一座山峰。 

每当科研工作有一些进展时，老蒋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与他一起



工作的同事和学生。他也特别喜欢与大家分享他的学习、研究心得。他在 2010 年利用闲暇

温习统计力学，整理讲义，并利用周末给研究生讲课，使大家获益匪浅。后来，他将这部分

工作撰写到《高等药理学》中。 

老蒋在工作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一丝不苟，论文写作反复斟酌，

以最好地表达思想。他对于师弟、师妹以及后来的学生要求严格，对于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

会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大家都有点怕他，因此在工作上加倍小心，逐渐形成严谨的学风。

他指导的研究生都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多人获得包括中科院院长奖学金在内的奖励。 

老蒋生活阅历丰富，比如小时候的调皮捣蛋，在深圳遇到手法高明的扒手，在德国因为

抄近路，在小树林遇到向他要烟抽的光头党等等。在聚会的时候听他娓娓道来，让大家时而

捧腹大笑，时而为他捏一把汗。他也会分享各种笑话或歌曲，他在陕西学会了原生态的《东

方红》，有几年是他的保留节目。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时候真是快乐的时光。 

老蒋对于朋友和学生非常热心。2000 年代，药物所的研究生男多女少，他非常热心地

给学生介绍女朋友。2005 年我查出严重的慢性疾病，当他得知冬虫夏草具有较好的治疗效

果时，托在青海的亲戚买了一大盒送给我。后来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也多有照顾。 

2022 年，我与老蒋见面、联系的机会较少。有一两次是在组会上。一次是他托我在网

上帮他买一本艾林等著《量子化学》，这是一本量子化学名著，他想再温习一下。另一次是，

他微信转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新闻，并叮嘱要仔细核对论文的数据、图表等。最后

一次是 10 月 1 日，他电话叮嘱我加强学生思想工作，配合所里的管理。 

老蒋英年早逝，留给我们的是悲伤和追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